2006年第九屆吳健雄科學營夜談紀錄（一） 
日    期：2006.8.15 19:00-21:00。
地    點：溪頭紅樓二樓201會議室。

主    題：女性科學家之夜。

主 持 人：林教授昭吟。        

指導教授：林教授明瑞、林教授更青、林教授麗瓊、蔡教授秀芬、鄭教授靜、林教授志忠、Myriam Sarachik教授。

參加人員：全體女學員，高中教師及工作人員、輔導員自由參加，共約80名。
紀    錄：胡如娟、劉哲宏、陳秀珠。

  內容摘要：
壹、主持人林教授昭吟：

女性是否適合唸物理？目前無科學證據證明女性不適合唸科學！是否為刻版印象導致女性科學家較少？希望藉由各位女性物理學家的經驗分享，來回答這些問題。
依據1994美國物理學會的統計資料：各國大學科學相關科系女性學生較少，博士畢業生更少，真正從事學術研究者更少。以美國為例，取得博士學位的約4%，然而北歐與菲律賓的女性教職比率約在20%以上。然而到1999─2004年，在科學界女性的比例比1994年進步許多，得到博士學位與大學教職的比例均有明顯的增加，美國增加到13%。以美國為例在1980至2001年取得PHD的女性，各科學領域尤其是生命科學類的女性比率已達40%以上，生物及化學界的女性科學家亦達30%；但是物理界的女性科學家增加幅度仍然相當小，整體而言小於13%。
就台灣而言，大學部女生約有18 %；碩、博士班研究生則為13 %，在大學擔任教職或在研究機構工作的約為10%。我們希望能有更多的傑出女性投入物理研究工作。
物理學會女性工作委員會

成立宗旨：
有感於各國物理學界女性科學家比例偏低，IUPAC鼓勵各國物理學會能探討問題所在及提出解決方案，故有【女性工作委員會】的成立，歷年來除與化學界聯合主辦物理與化學女性學者研討會及與女研究生座談，並於 2002年成立吳健雄獎學金鼓勵女性物理碩、博士生。                        

【女性工作委員會】的目標為增加女性物理人的比例！於是有【女性好丰采】的影片拍攝以期達到角色典範的效果。
貳、影片欣賞：

中華民國物理學會拍攝《物理好丰采》女性物理學家的故事紀錄片的影片主題：
1、真實呈現女性物理學者研究與生活的面貌。
2、吸引更多女性投入物理研究。
3、介紹物理科學的特性與樂趣。
影片大綱：(播放部份)
1、物理好青春：林教授清涼
2、物理好美麗：葉教授乃裳
影片重點：(播放部份)
1、許多女性學生對於物理這條路的迷惑與不確定。
2、林教授清涼對鼓勵物理界女性學生的努力。
3、葉教授乃裳在物理上的創意與傑出的表現成就；Dr. Dresselhaus的不畏權威對葉教授乃裳的啟發。
總結：

1、在物理學界佔少數的女性使得工作方面產生不平等的現象。

2、女性細心、專注等人格特質甚至比男性更適合研究物理，此種女性特質不只是合做小事更適合做大事。
3、女性學者往往受制家庭壓力而無法獲得深究的機會，其實只要家人給予支持鼓勵，就能讓他們在科學上有傑出的成就。
4、近年來女性工作委員會積極走入校園鼓勵女性學生、為她們解惑；並成立吳健雄獎學金鼓勵女性物理學生。
叁、經驗分享：
Sarachik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其實我在學習物理的過程不是很順利，這條路是很孤單的。在早期的求學過程中，我選擇的是數學，後來才轉到物理方面。不論是從事那個領域，我想「做你喜愛、感興趣的事」都是最重要的。
林教授更青(輔仁大學物理系)

現在從事的是實驗物理方面，研究的主題是發光材料。

林教授麗瓊(台灣大學凝態中心)

其實我覺得自己很幸福，誤打誤撞進入物理界。對我來說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工作會比從事科學研究更快樂。以前年輕的時候會有成敗論英雄的想法，當預期和結果不相同時會感到很挫折，現在我反而比較重視的是過程。因為即使科技不斷日新月異，但未知永遠比已知多很多。即使是像Sarachik 教授這樣的大師，當被問到一些問題時，仍會很謙遜地說這個問題留待更進一步的研究。我認為從事科學研究可以一輩子追求人類想知道的知識，即使研究結果和當初的假設不一樣，還是能為世人解惑。

即使遭受現代社會的刻板印象，以及家人的反對，只要大家能夠堅持自己的理想，好好和家人溝通，一定可以得到支持。

鄭教授靜(成功大學物理系)

我高中時最愛的是化學，大學念的是成大電機，研究所卻改念物理，在英國得到博士學位後在成大教書。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做研究，到現在我還是覺得物理一直是很有趣的，永遠都有新的東西可以研究。我覺得有一個職業可以提供穩定的經濟來源，而且是自己喜歡做的工作，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蔡教授秀芬(中山大學物理系)
對我來說物理是一門很美又簡潔的學問。我高中時就想唸物理，即使當年化學比物理高分，我還是毅然的選擇物理。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唸物理幸福？當我們解開問題的神秘面紗，這種快樂幸福的感覺，真的要各位自己體會，這種感覺真的很棒，而且無怨無悔。

我常在講，如果物理是你的最愛，可以做你最愛的事，別人供給你最優良的設備，你們想想看，大概只有研究工作才有這樣的條件。研究有沒有成果，原先想像的假定不論是被推翻或證實，這些結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過程，而這個過程是很值得享受的。

其實很難定論我們這些物理學家是幸福還是孤獨。雖然過去女性物理學家真的很少，也許或多或少有一些檯面下的排擠，或者是表現的沒有男性優秀，但現在在政府鼓勵兩性平等下，女性從事物理研究也慢慢被大眾所接受，未來也許在人才的選擇上能真的達到兩性機會均一。

至於女生為什麼不走物理？有可能是自信心不夠的關係。那我們現在來做個調查，喜歡物理，想走物理之路卻感覺害怕的請舉手(舉手者不到十人)。那有志讀物理的同學？(約七人舉手)
這跟以前的問卷不太一樣，可以請同學發表一下意見嗎？
(學員一) 我很喜歡物理和數學，可是我會擔心物理系是不是男生比較多，而且現實上還要考慮考不考得上的問題，不過我還是會很努力不懈地研究物理。

(學員二) 雖然我很喜歡物理，但我更希望能夠應用這些理論，所以我選擇的是機械系。

(學員三 ：東華物理大二) 我們系今年沒有收到女生。我個人覺得女生在物理系並沒有受到排擠，教授也很希望能有更多女生參與物理研究。對我來講女生比較吃虧的是討論部份，因為男生佔較多數，女生可能會劃地自限而較難參與男生的討論。系上前兩名都是女生，所以大家不要放棄，要好好努力！
(學員四： 中興物理大二) 雖然我不知道就職的狀況，但我覺得女生唸物理還蠻吃香的，因為很多人會幫助我們。只是有時候在討論上真的比較不方便，因為大學生的作息較不規則，可能半夜要討論對女生就比較不方便。所以如果有更多女生來唸物理，在討論上會更有利更方便！
林教授志忠(交通大學物理研究所及電子物理系)
今天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場合，身為男性教授而來參加女性物理學家工作委員會，這也是我參加的第一個中華民國物理學會的委員會。但是今天也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場合，因為我與這個工作委員會所以會產生關係，正巧與在場的每一位女性物理學家都有關。這裡的幾位國內女性教授，由於各種機緣，都與我熟識，而且言談沒有隔閡。而過去多年來，我曾經和Myriam Sarachik教授同時參加過在不同國家舉行的各種國際會議，我們的演講甚至曾經被安排連續在一起。2002年8月，在東京舉行的一個國際會議的晚宴中，我見她喝的滿臉通紅，親切可人，就問她有沒有來過台灣。她回答不曾來過，於是我趕緊邀請她於2003年1月來台訪問，參加我們在交大舉辦的一個介觀物理研討會。
2003年1月，Myriam Sarachik教授來台的時候，也正巧是她就任美國物理學會會長的最忙碌時刻，因此她對於第一次來台的時間，印象深刻。（她也對於當時的寒流來襲，而台灣普遍沒有暖器設施，印象深刻。）這也是她第一次使用Power Point演講—她做了兩次演講，一場用傳統的投影片，一場用Power Point。因為機會難得，而且她又是美國物理學會一百多年來的僅有的第三位（？）女性會長，於是我就聯絡林麗瓊及林昭吟老師，希望她們把握機會。我們並且非常破例的，在三天的物理研討會議程中，安排了二個小時的有關於女性科學家議題的座談會。（可惜座談會的內容我並不清楚，因為我必須趕去接小孩，再趕回來與她們共進晚餐。）
就是基於這些因素，因緣際會的，所以我參加了「女性物理學家工作委員會」。
再來稍微說明一下我為什麼會讀物裡。高中時我最想唸的是中文或歷史，許多時間都在讀詩詞散文，後來因為大學聯考時物理考得不好（那時候是聯考制），就到了交大電子物理系。高中時雖然不一定很清楚自己真正想要唸的是什麼，可是我告訴自己不要唸一板一眼的東西，也就是工程的東西。（我一開始就不想念醫科。）進了電物系後，我又發現不想做半導體、電子、光電之類的，所以只好選擇讀物理。（潛意識中，可能已經逐漸感受到了物理並不是一板一眼的東西。）其實我考高中聯考時，物理可能考了滿分或是非常的接近滿分（不記得了），表示我國中時物理讀得很好。這說明了年輕人的興趣是可能隨著時間改變的。
從大學時代迄今，經過了20多年來的研讀物理（尤其是研究所以後做低溫物理實驗），我可以說物理讓我感覺非常自由，讓我得到了心靈的自由！因為讀物理不會賺大錢，不會像律師、會計師、醫生、MBE那樣的計時論價（社會上從來沒有人想過問物理問題要付錢），也不用像讀工程的人，因為所學的領域與產業非常的接近，因此要擔心產值的高低，公司的盈虧，心情時常隨著股價與商業巨賈的發言起伏。在學校教書也不用打卡，來去自如！即使我們時常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比上班的人早到，又比他們晚退，但是我們還是因為不用打卡而覺得心裡高興。在學術界裡面進行物理學的基礎研究，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科學研究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的另外一個原因，當然還包括許多人所說的，國家給我們納稅人的錢，卻讓我們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我們做研究必須非常謹慎，時時記得我們是負有追求真理、教育學生，並做為社會表率的多重責任的。）
關於女性學生：我讀完博士學位，做過博士後研究，回到台灣任教至今18年，到現在一共指導過五個女性研究生（其他較短期的大學部學生不算）。以前我在台大物理系任教過九年，只有一位女學生。到交大物理所及電物系後，第一個收到的女學生後來得到那一年的中華民國物理學會碩士論文獎第一名。現在我有三個女學生，其中一位在大三時開始跟我做大學生專題研究，今年剛升上碩士班，但是已經立定志向要讀博士班，而且她今年得到了國科會的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另外兩位碩士生，也都非常的投入，許多實驗都能夠獨當一面，她們應該也會有很好的研究成果。我想這些足以說明許多女性在物理上可以有優異的表現。
林教授昭吟(台灣大學凝態中心)
為什麼要有男性委員參與這個工作小組？第一是因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兩性平等議題，兩性應一同為這個議題來努力，第二是現在做政策決定的主要是男性，更應讓他們了解我們女性的問題，所以我們一定要有男性的委員，才能更有效率的運作。
肆、與師生對談內容摘要：

Q1 如何在母親、妻子與物理學家等多重角色中取得平衡？
Sarachik教授： 
這需要花很多精力與心思。其實我在某些方面做得比男性更好。還要有強大的專注力、意志力，不輕易放棄，以及包容的心。性別的差異無所不在，也希望男性能給女性更多自主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雖然男性會希望女性要擔起主內的責任。
林教授麗瓊：
人在不同年紀、不同階段都有不同的煩惱與責任，只要你能做好心理準備，體認自身的能力有限，並和另一半做好充份的溝通。比如說我們不該過度期待自己可以身兼全能媽媽、太太、研究者等角色，要懂得適時尋求幫助。

當初我生老大其實是一時好奇，生出來才發現這真的是很大的責任，所以在身心理上要盡力降低壓力。

我和我先生是同年，雖然有獎學金，可是還是很窮，所以我們只能排班工作，再請褓母幫忙。不要硬撐，或一味要求另一半和自己一樣負很重的責任，該請人幫忙(比如褓姆和清潔)就請人幫忙。不要兩個人相互指責推托。要體認人的體力是有限的，要維持有品質的生活，就要承認兩個人都不是十項全能，該求教、求救的就要勇於表達出來。
一路走來，不管是外在的升遷或內在的自我要求所形成的壓力，都是很可觀的，所以要學習適度的調整心態。人生那麼長久，用不著急於完成所有目標。我想持續的力量與熱情是很重要的！

Q2 從事科學研究跟家庭生活要如何平衡？
林教授麗瓊： 
如果要求我長時間照顧小孩，可能我也不會是好媽媽。但是如果是從工作得到樂趣之後，在下班之後再花三四個小時扮演媽媽的角色，我想是能好好善用與和小孩好好相處的。當然過程中一定需要學習與磨合，當熟能生巧之後，其實這些就不是問題了。像我出去開會，小孩一樣可以跟著。

蔡教授秀芬：
我們該重質不重量。研究有分實驗和理論。理論工作者較不會有時空限制，只要有空，我們就可以工作。像我們出來開會等等，可以先算好電腦可以工作到什麼程度，所以其實我在工作與家庭上是比較沒有衝突的。

剛剛大家有提到分工與婚姻，我想大家一定要找一個能夠體諒你、尊重你想做的事的伴侶，否則衝突永遠無法解決。要能夠相互協調、包容、尊重，這樣的婚姻才能走的長久。婚姻與工作這個議題其實世界各地都有，不管是那個行業那個領域，這個問題都是一樣的，而解決方法也都是要找對伴侶。
Q3 物理之美和文學、藝術之美是否有衝突？

Sarachik教授： 
美有多種，而物理之美只是其中一種。人各有所好，所以各擇其所喜愛的事物即可。

鄭教授靜：
很多東西我不理解，像我做凝態物理，還是有很多東西永遠沒有研究的盡頭，這些對我來講都很吸引我。有時候自己一個人加班作研究，作一作還會自己會心一笑。

剛有個同學提到班上只有她一個女生，我大一進去時班上只有三個女生，一個學期後走了一個，大三再少一個，只有我一個女生畢業。過程中是否孤單？對我來講還好，因為要討論可以找其他同學，私交也可以認識一些外系的朋友，這樣也可以有不同領域不同思維的朋友，這對拓展視野也蠻有幫助的。 所以就算你在你系上是少數性別，也不用太困擾(但是翹課不方便啦) 。
另外一個要分享的是，我的人生走到現在可能和大部份女生不一樣。我很多事都比別人晚，不論發現對物理的喜愛，交男朋友，結婚等等，可是我自己會覺得還好，重點是我有找到我的興趣，還有我想過一輩子的伴侶。伴侶的選擇真的很重要。當我忙著工作，他可以幫忙分擔一些共通的責任家務，兩個人能相互關心尊重，這樣才是最重要的，快慢並不是重點。

第三是選擇的部份，人生在很多階段都面臨著選擇，比如說要走電機還是物理，要不要生小孩等等。只要這個選擇是經過思考，而且是你真正想要走的路，那就不用在意別人的眼光！因為你很難去向別人解釋你的決定。這個社會對女性有很多既定的框架，所以你在選擇的時候，你要有明確的自我認知，一旦選擇之後，就只管勇往直前，不要遲疑。
林教授更青： 
我先生和我是同行，我本身是走實驗物理方面的研究。但我不只是做實驗，因為我們學校的經費有限，所以常常需要自行組裝實驗儀器，用有限資源做最多事情。物理最大的樂趣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讓人感受到如同音樂、文學般的美感，另一方面物理有極強的工具性，實驗物理與工學院的許多課程，都有相當大的聯繫。在二十年前，所聽到的許多實驗都是在物理系做的，現在都已經轉到電機系去做了，因為電機系知道快速電子傳輸有它的應用價值。在物理系做研究的快樂，是可以用將基礎的理論實際驗證（了解這個世界的美）。而且學物理奠定了做科學的態度，雖然這些邏輯性的思考應用在生活上的抉擇，結果不一定永遠最好，但通常都還不壞。對我來說，從來都不會後悔選擇研究物理這條路。

林教授志忠：

我相信每一種學問都是「美」的。但是到底有多美？卻要看妳下了多少功夫，下的功夫越深，能夠欣賞到的「美」也就越多。

關於物理與人文藝術之美，我想還有一件事，我們讀科學的人應該覺得非常慶幸，那就是物理與人文藝術之間是一條單行道。讀物理的人，只要妳願意，妳就可以隨時拿起一本唐詩宋詞翻閱幾首，妳的心裡自然就會感到一絲愉悅（或者悲傷、悲涼），即使我們的理解或許不如文史學者的專精、深刻，但是心裡的愉悅或悲傷卻不一定會有太大的差別。（當然其他形式的藝術也會有類似的效果。）反之，一個人文學者或藝術家，生活在現今這一個科技的時代，他們每天使用科技產品，甚至他們的部分生活不得不被科技產品所操控，可是對於科技產品他們卻一無所知，只能一臉茫然。所以妳可以選讀物理，而去欣賞人文藝術之美，這是一條單行道！至於物理（或其他科學）之美，當妳越深入時，妳就越能感受越多了。只可意會，難以言傳。
又，有些時候，人事擾攘，政客喧囂，甚至只是事情太多，一件接著一件，讓我們心煩慮亂。這些時候，拿起一篇物理論文，沈浸其中，頓時也會覺得內心一片空明，有如「素月分輝，銀河共影、表裏具澄澈」（張孝祥、念奴嬌），物我合一，我想這也就是物理之美。

如果能夠重來，我還是願意選擇物理、研究物理，而在夜深人靜時，一杯在手，翻翻唐詩宋詞，「怡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張孝祥、同上）。
Q4 有時候可能會因為是團隊中唯一的女性，而有質疑其任職原因為身為女性的因素，隱然遭受到能力上的質疑，這時要怎麼自處？

Sarachik教授：
別人怎麼想並不重要，你要先能自我證明自己的能力，因為你面臨的最大質疑常是來自你自己。要讓自己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身為團隊中的一員，這才是最重要的。

林教授更青：
我曾經遇到類似的問題，雖然不是針對我，而是（同）另一團隊中的（另）唯一女性成員。當時我反駁了質疑者：「她跟那些男教授一樣好，那就是她待在那個團隊的原因，但為什麼那些男教授卻沒有受到那樣的質疑？」

有些時候質疑者並不了解他們說的話背後所隱藏的含意（殺傷力），所以只要你知道自己是優秀的，那就夠了。

林教授麗瓊：
我也有類似經歷，我想就像Prof. Sarachik說的，自我質疑才是一個學者最大的障礙。當年我研究所畢業的時候，我得到五個工作機會，另一個和我同時畢業的男同學只得到兩個工作機會，他就酸溜溜地對我說：「那是因為你是女生才會得到這麼多的機會。」當時我心裡就在想：「我的論文數比你多，而且還包含了自然雜誌的論文，我並沒有比你差呀。」

其實不論男女性，都是社會對性別的刻板印象下的受害者，所以不要太在意別人的看法，重點是不要自己先看低自己。

林教授昭吟：
其實社會的主要決定者大多是男性，有時候他們是真的沒考慮到要讓女性也參與到決策，並非是刻意歧視。所以當他們給我們女性機會時，我們不需要去自我設限說是因為是女性才受到恩惠，要理解成是我們本來就應該得到機會。比如說女性會因生產、生育而損失一些升遷的權益，所以當社會給予女性一些補償時，那是我們應得的。

蔡教授秀芬：
其實父系社會和母系社會各有各的刻板印象。像菲律賓是母系社會，所以他們有50 %以上的女性物理學教授。而第三世界的國家，會希望學習一些新的科技來使國家更強大，在國際上有更高的地位。其實你們現在所處的社會中，對女性的排擠已經比我們那個年代好很多了。所以我們希望，在教職人口上，女性的比例可以提升到三分之一以上。過去二十五年，中山大學化學系沒有出現過女性教授，今年一口氣出現了三個。在以前，兩性在競爭工作，女性可能會因為生育等等問題而受到不平等的矮化。但社會在進步，現在讀物理的女生有可能反而因為是少數而更可能有表現機會。但女性不要因此而自我矮化，而是要讓自己真的具備能力，有理想，而且態度能很堅定，這樣自然而然就可以排除萬難去追尋自己的夢。重點還是如何發揮最大的潛能。

林教授麗瓊： 
現在外在環境已經有所改變，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的內在條件，還有要懂得去爭取自己的權利。當我取得博士學位後，加入了GE公司的材料研發中心，是當時實驗室中唯一的女性，那時我正好懷著老二。當時的工作內容除了做自己想做的題目之外，還被要求做一些公司感興趣的事。但是開會分工時，我卻好像被刻意遺忘了，所以後來我單獨去找老闆詢問，這才發現老闆以為出差對我這樣一個母親來說是很大的負擔，因而刻意減輕我的工作量。在這過程我得到一個結論：有時候說性別歧視可能太過沉重，也有可能只是對方先預設了立場，以為這是對女性、對母親的體諒。所以我想大家以後如果遇到類似的問題，要懂得主動去表達、去爭取。

Q5 請問如果我們想申請美國的大學，需要那些能力？

Sarachik教授：
首先你要能夠突顯你與其他人不同的特質，彰顯你個人的強處，並且要能找出你自己內心真正的興趣，接著努力去實行，並且當必要時懂得去取得別人適度的幫助來使自己更上一層樓。

Q6 想請問林志忠教授身為男性的立場，會不會有女性開始出頭，而男性受到威脅的感覺？尤其當你的太太和你的事業版圖有所衝突時，會有什麼想法？

林教授志忠：
我很認同今天女性教授們的發言。我不曉得在學術上（比如能力、聘人、升等、等等問題），我們每個人的潛意識中，是否真的有男女區別。但是不論有無，我相信我們許多的男性老師都很盡力的希望去做到兩性平等。女性科學工作者的人生道路相當辛苦，甚至有時候會崎嶇難行。不過每一個科學工作者的工作其實都相當辛苦，他們的配偶（無論是女性科學家的先生或是男性科學家的太太）也一樣的辛苦。譬如我們有許多男性教授常常負責接送小孩上下學的工作，因為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工作時間比較有彈性，而他們的太太如果是在私人公司上班，對時間的安排往往身不由己。
有件事我心裡一直覺得非常驕傲，但是未曾跟人提過。在我兒子出生的第一個月，每天晚上，我一手推著搖籃，一手寫論文，完成了我回台灣以後第一篇最長的學術論文（計10頁，發表在Physical Review B）。二年半後，我女兒出生，我更有意如法炮製，又完成了一篇同樣長度的論文，發表在同一個學術期刊。這是我的驕傲。不過，我畢竟還是比較幸運的，因為我的太太並沒有在上班。總之，我們（身為男性）只能盡力，一方面希望時時提醒自己，做到兩性平權。一方面希望學習感同身受，多加瞭解女性科學家可能遭遇到的困境，盡力為之排解，或者至少學習多一點體諒。參加女性工作委員會，就能夠讓我稍微較為深入的認識到女性科學家關心的一些議題，從而在必要的時候與適當的場合（比如學校教師評量委員會在制訂教師升等辦法時），幫忙說明，或是給予一點助力。
比較樂觀的說，其實我們大家（包括在座的每一位老師和學生，還有家長、學校、國科會、教育部等等）都在進步，也都在努力，妳們現在所處的（硬體的和軟體的）環境，與當初我們在讀高中或大學時的環境，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假如在座的每位女性老師都能夠做到了，妳們沒有理由不能夠做得更好！我相信我們的社會是往前走的，而妳們的作為（勇敢的成為一個女性科學家）也會幫助我們的社會更加往前走。
林教授更青：
我現在比較理解成年男性，他們對生活多面象的理解有時候是有限的，（還不太知道怎麼把時間精力同時分配在工作和家庭中）。（如果他們像女性一樣要同時兼顧兩者的話，也許會比較能夠體會女性的辛苦）帶大一個小孩的過程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但我們所受的教育一直告訴我們家務與扶幼是女性責任，這變相剝奪了男性去感受生命的動人細節（學習承擔家庭責任），這也是Prof. Sarachik所提到的，男性需要另一類的生活體驗。但要打破成見，甚至只是承認成見，已經是很難的一件事。就連我自己身為女性要承認自己受傳統男女差異的束縛都已經很不簡單了，何況是男性呢？

Q7 我只是很普通很平凡的學生，對自己的能力比較沒有自信，想請問科學教育是否是一種菁英教育？

Sarachik教授： 
在你真正做到之前，你永遠不知道你的潛力可以做到那裡。所以只要你喜歡，並且過程中能得到樂趣，那最後就算你不是最傑出的也無所謂。重點還是過程不是嗎？

林教授昭吟：
教育不是只有菁英教育，當然菁英教育對國家的發展是有必要性的，但不是每個人都適合菁英教育。有的人也許開發的比較慢，比如我當初念淡大時，雖然玩了四年，但我遇到一個好老師，他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基礎訓練。畢業後我到了美國，甚至都還不確定自己能不能唸到博士。當我唸博士時遇到另一個傑出的指導教授─朱經武博士，又帶給我另一番新的視野。也許我不是接受菁英教育，但也能發展出自己的一片天。

林教授麗瓊：
我的助理來自八個不同的系所，包含一些技職體系的學生。但仍能做出很優秀的結果，也許他的理論沒那麼優秀，但實驗能力真的很傑出。有些懂的很多的學生反而被自己滿肚子的理論給束縛住，因為會遲疑不敢動手。所以菁不菁英其實和成就並沒有直接相關，重要的是要能找到擅長的領域，發揮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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